
“互联网时代，我个人的隐私观就是

正常对待。”全国人大代表闫丽娟说，她

认为对实名没必要过分紧张。

闫丽娟认为，随着网络日益渗透，处

理很多事情都需要在软件应用上输入自

己的信息。完全脱离互联网的人少之又

少。她建议结合自己的需求去取舍，享

用什么样的服务。闫丽娟平时也会使用

互联网移动支付，但她不太担心个人隐

私泄露。

“最重要的是加强防范意识。”闫丽

娟认为，除非是被动地被银行、电信等

服务商泄露了个人隐私，在很多情况

下，用户自己是可以选择什么时候提供

个人信息。

她也强调，银行、电信等各种服务的

提供商，也要把保护用户隐私“当成一件

正常的事情来做”。除了政府部门要加

强监管，这些服务商也应加强自律和对

员工的监督，不能把用户的个人信息当

成牟利的手段，一旦出现，应该严惩。

“不论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还是未

来的物联网时代，个人隐私将越来越透

明，”闫丽娟说，所以一定要在各个教育

阶段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的内容，从学生

时代就加强人们的防范意识。

闫丽娟代表：
实名制没啥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本报记者 许 茜

微信支付、支付宝这类移动支付产

品，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焦文玉代表用

得非常少，“只会在里面存一点钱，但大

额消费并不会选择在网上进行”。

“我主要还是担心不安全。”焦文玉

说，“没有技术做后盾，我很难放心在手

机上交易。”

每当碰上需要实名的交易，焦文玉

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隐私是社会对

本人的尊重，也是社会对个体的尊重。

现在这么‘透明’，感觉不是很好。”

焦文玉的担心还有另一个原因，

她觉得信息一旦泄露，不仅危害本人，

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保护信息也是

一种责任。我的手机里有朋友、同事、

客户电话，万一信息泄露岂不是害了

人家。”

焦文玉希望互联网能够健康有序

发展。同时也不要给大家太多压力。

当记者问及，互联网时代，隐私观是否

可以开放一些呢？她直截了当回答“我

完全接受不了。”

焦文玉代表：
对实名制没有安全感

“实名制确实不错，但我还是有些担

心。”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翟鲁宁代表听到

记者问起“实名制”，她停下了脚步。

这份“担心”，让翟鲁宁迟迟没办理

移动支付的实名制。在她看来，如今银

行卡号、手机号都给了支付平台，如果再

实名，我们就变成了“透明”。

“实名制对于建设诚信体系起到重要

的作用，但是目前的法规和制度并没有配

套，仅仅要求实名制是不够的。”翟鲁宁

说，首先，当前的技术制约了实名安全防

护水平。“算法的加密技术还不成熟，黑客

可以快速攻破、窃取数据资源。”另一方

面，当前的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不

够，惩处强度不大。“为什么酒驾能遏制

住，部分就是因为违法成本高了。”

因此，翟鲁宁建议，实名制可以先从

手机开始，而且要严格执行。她向记者

讲述了出国旅游的经历，“到国外后，导

游会发当地的手机卡，必须做到人人实

名，卡片在离开前要收回。”翟鲁宁认为，

这些国外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此外，翟鲁宁指出，对于手握大量数

据的公司和机构，要严格约束它们的采

集行为。明确商业数据、个人数据以及

其他各类数据资源采集约束，采集过程

中不得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数据。

翟鲁宁代表：
“实名”不能没有“制”

本报记者 许 茜

说起我国目前的移动支付，清华大

学分析中心主任李景虹委员认为隐私与

便捷性都应该重视。

李景虹像大家一样，认为移动支付

的实名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

利，消费、打车、购买高铁车票等都能在

手机上搞定。但是，他并不接受“可管控

的隐私风险是可以承受的”这种观念。

他向科技日报记者大声呼吁：“我们的保

护技术、法律及监管需要加强。”

李景虹之所以对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权

如此看重，是因为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导

致财产被骗、家破人亡的惨剧一再发生。

他说，徐玉玉事件实际上就是相关网站的

防范措施不到位，导致信息让黑客轻易攻

破并获取倒卖给诈骗团伙，导致悲剧发生。

作为一名高等学府的科技人员，李

景虹对信息安全技术仍然持有信心，并

认为实名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交易的

安全性。推而广之，他对如手机实名制、

火车票实名制，以及公共场所普遍实现

摄像头监控等这些基于安全性的措施，

也认为确有必要。但是，他再三强调，再

好的技术都需要强有力的监管作为支

撑。他认为目前移动支付的安全技术、

法律及监管仍然需要加强。

李景虹委员：
移动支付监管待加强

本报记者 张 晔

对含糊数据总能直击要害的上海富

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代表，因为

追问财政预算锲而不舍，被媒体称为“犀

利姐”。今年她瞄准了“网络实名制”。

“您办了移动支付的实名制吗？”“那

必须的。但里面有问题，实名制可以，但

要管控，首先保护个人隐私，其次出了问

题你要担责。”

在上海团全体会议上，她瞄准“个人隐

私保护权”，“你说手机、火车票，特别是飞

机票实名制，我看个人信息没有泄露，好经

验可以借鉴嘛。但当点击率信息都做成产

业的时候，运营商的追求是不是跑偏了？”

“无论是对手机还是对互联网的监

管，在初期我们‘放水养鱼’，相对宽松，

但是鱼养大了你得管，一些不良现象必

须遏制，否则手机、互联网上就是乱象丛

生，个人隐私泄密甚至出现欺诈问题。”

樊芸说，自己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

垃圾短信，什么贷款啦，优惠啦，中奖啦，

有时甚至带着她名字，这让她很不舒服。

“大家对移动支付不信赖，三个方

面，第一立法保护，第二运营商态度，他

们一定有办法、有制度、有规则，第三新

技术作为屏蔽和制约手段保护隐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隐私观也应该

进一步开放？“不不不，国家有个人征信

管理条例，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随意泄

露个人隐私，对个人征信信息发布必须

是个人授权，即使配偶也不能查。”

隐私性和便捷性，“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它们之间没有矛盾，关键是保护问题。”

樊芸代表：
隐私和便捷我都要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我很少用，多少有些不放心。”中科

院理化所副所长汪鹏飞委员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但汪鹏飞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

还是很关注。“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可能大家每天都会收到各种推销的电话

或短信，像我们有孩子的，孩子年龄对方

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说。

这些信息从哪泄露出去的呢？“渠道

太多了，银行、医院、各种网站的注册都

需要个人信息，我感觉现在大家在网络

上都是透明的了，没什么隐私可言。”汪

鹏飞颇有些无奈。

实名制可以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吗？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是两回事

吧，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主要还要靠技术

手段和监管水平”，汪鹏飞说，不能说对

目前的安全环境有信心，但是还有很大

的提高空间。

在他看来，隐私观与是否互联网时

代没有太大关系。“这里要区分正常的个

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比如前一段北京

地铁骂人事件中的那个男生，很快就被

‘人肉’出来他的身份，包括女朋友什么

的，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是侵犯隐私。”

汪鹏飞表示，不能接受“不存在绝对

的隐私”和“可管控的隐私风险是可以承

受的”这种观念。“当然了，在隐私和便捷

性之间能有个平衡最好”，他说，如果二

选一的话，他选择隐私。

汪鹏飞委员：
我更注重隐私保护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其实我挺担心的。”身为华中科技

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院长，冯丹代表对数

据安全有着更高的关注。她开通了移动

支付，但并不确定拥有她个人信息的运

营商，是否会将这些数据妥善保管，也不

确定它们是否有保管的能力。万一数据

泄露了呢？出了什么问题，谁来负责？

设备有价，数据无价。冯丹研究存

储，她知道存储设备要“万无一失”，数据

不能错、不能丢，非常强调可靠性和安全

性。可是，移动支付平台是否有这样的

能力保证存储安全？冯丹在心里打了个

问号。

但 不 开 通 移 动 支 付 ，实 在 太 不 方

便。冯丹的丈夫拒绝使用移动支付。但

他每次要买什么，就得求助妻子。“我就

开玩笑说唐朝人来了。”冯丹说。

冯丹去年带上两会的建议，就是尽

快启动大数据立法。她建议，通过立法

将数据定位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对数据

的界定、采集、归属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

定和规范，实现“科学、合理、安全”的数

据开放、交易、共享；立法保护涉及国家

核心利益和民族产业安全等相关数据的

安全；保障商业和个人数据安全。制定

专项条款，保护涉及个人信息和商业秘

密的数据资源，明确危害数据安全行为

的法律责任以及处罚方式。

“需要法律的保障，对于数据使用权

限，得有明确的规定。”冯丹举了个例子：

你去照相馆拍照后，它就有了你的照片，

但它不能把照片用于商业用途。同样，

移动支付平台即使有你的个人信息，也

不能随便使用。这种界限，需要由法律

制定。

“大数据时代，确实没有绝对的隐

私。”冯丹同意可管控的隐私风险可以

承受。但是得有管控，得有规则，也得

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触犯规则，要受到

什么惩罚。

冯丹代表：
没有绝对的隐私，但要有规则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田静委员没有办理移动支付，因为

采取实名制后，加大了后台保护的风险

和难度。

田静认为，实名制会在某种程度增加

交易的安全性，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保护不

好就会成为泄露个人信息的“罪魁祸首”。

实名制的另一个好处是让犯罪分子也更易

被抓获。当务之急是加快后台建设。

但是，要彻底斩断诈骗电话的祸根，

靠实名制“一个人在战斗”恐怕远远不够

的，还需在信息安全上狠下功夫，让多种

配套制度共同发力，从而达成制度和技

术上的双保险。

田静说，“绝对隐私不存在，安全是

没有绝对的，相对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的博弈过程，‘道’能不能加快建设，如

果后台保护不好，信息搜集越全越多我

们面临的危险越大。”

当隐私和便捷性遭遇冲突时，田静

说，当人们让渡一部分隐私出来时，是充

分信任政府的，这就考验政府能不能在

细化措施和监管方面跟得上。

田静委员：
实名制要有制度技术双保险

本报记者 刘 垠

8
2017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三

两会特刊 LIANG HUI TE KAN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E-mail：djdjch@163.com

■责编 句艳华

“我现在出门都不带钱，一个手机就

够了。”较早就接触网购的 95910 部队总

工程师李鸿委员觉得，带手机比带零钱

靠谱。她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排斥把

钱包装进手机里，“钱丢了找回来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但手机丢了就不用怕，里面

所有的账户都有密码”。

和支付平台比起来，李鸿反而觉得

传统支付方式安全性更低。“有朋友的银

行卡就在自己身上却被盗刷了，都没处

说理去。”李鸿觉得，倒是银行应该好好

研究一下银行卡的安全问题。

李鸿挺信任这些支付平台。“当然也

会收到垃圾短信，但不办移动支付的人

就收不到吗？”李鸿并不认为收到垃圾短

信和自己实名认证身份信息有必然联

系，“而且现在垃圾短信也少多了”。

“我上传个人信息的时候，就默认了

这部分不属于我的隐私范围”，在李鸿看

来，隐私和个人信息是两回事。她认为，

个体进入公共空间，就得接受“公共”的

法则。谈到公共区域的摄像头，李鸿认

为，正因为现在的“天眼系统”，破案率和

破案速度才大大提升，“天眼”是用来保

障“良民”安全的。

按李鸿的理解，并不存在绝对的隐私，

不过如何界定自己的隐私范围就是个人选

择了。

李鸿委员：
传统支付方式安全性更低

本报记者 杨 雪

全国人大代表周俊军表示，如果能用身

份证指纹核验技术，将手机卡、银行卡实名制

落实到位，那么将会有效的减少电信诈骗案

件的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提案，

建议我国对征信业监管的重心放在征信业

务、用户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性等方面，让市

场决定征信服务场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

理廖仁斌建议，加大司法惩治打击力度，遏制

日益猖獗黑产犯罪态势。他在《关于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的建议》指出，打击力度不够、违

法犯罪成本低是信息犯罪日益猖獗的重要原

因，必须进一步加大司法打击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程苏指出，网民个人信息

被窥视、泄露和非法利用，暴露出互联网行业

发展不成熟、行业监管力度不足、法规不健

全、企业缺乏自律意识等一系列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表

示，“免费陷阱”已经成为侵犯网络安全的违

法现象，一些不法企业甚至知名的互联网科

技公司，抓住网民心理，在互联网上设计诸多

打着“免费软件”“免费游戏”幌子的“免费陷

阱”，通过技术手段在网民不知情或对相关软

件使用条款不了解的情况下，窃取个人隐私

信息，甚至造成了网民的财产损失，加强网络

安全隐私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驻中国银监会纪

检组副组长陈琼建议，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

际经验，尽快启动规范数据使用和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方面的立法工作。同时，规范数据使用

管理，对非法盗取、非法出售、非法使用、过度

披露数据信息的行为，开展专项打击，整顿市

场秩序。将个人使用数据的失当行为纳入公

民社会信用记录，有效净化数据使用环境。

（由科技日报两会舆情监测小组提供）

2017年两会有关信息保护的建议提案

要隐私还是要便捷
——两会代表委员“实名制”调查

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以偶遇抽查的形

式，对代表、委员群体进行“实名制”相关调

查。问题围绕移动支付实名注册展开，内容涉

及对实名的意愿和认识、安全环境信任程度等

等。问卷发出 16份，收回 15份。本次调查发

现，代表、委员普遍意识到实名制有助于保障

交易安全，但办理意愿偏低，隐私观仍偏保守。

调查中，过半数受访者意识到，实名制有

助于提升交易安全。尤其，是针对手机、火车

票等实名认证，认同度高达 80%。

但是，认同不等于行动。在移动支付领

域，受访者实名制办理率不足 50%，远低于全

国水平。据《南方日报》去年发起的调查显

示，约 78%的受访网友已完成实名制认证。

其中，部分受访者从未用过移动支付工具，上

网付款要靠他人帮助。

什么原因导致办理意愿低呢？担心信息泄

露成重要诱因。统计结果显示，超过60%认为，

实名会带来信息泄露的风险。受访代表、委员

多数对交易安全环境表示担忧（不信任比例高

达 70%），认为其防护技术、后台管理水平仍有

待提高，对其监管水平的认可度不足 20%。访

谈报告中，“担心”“不放心”等字眼频频出现，隐

私焦虑让人们对实名认证望而却步。

高达 70%的代表、委员不认可隐私观的

开放，也不能接受“不存在绝对的隐私”“可管

控的隐私风险是可以承受的”的观点。整体

而言，受访人群比较抗拒调整个人隐私观，网

络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在信息安全与便捷性的取舍中，选择“安

全”的比重接近 70%。在他们眼中，这道安全

是便捷的前提，为了安全可以牺牲网络的便

捷性。

多份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受访代表、委员

承认信息的共享与流通确实给生活提供了便

利。但是，多数强调，组织或机构获取个人信

息需有相关制度或法律作为保障。

（科技日报北京3月14日电）

本报记者 许茜

两会休息时间，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地“玩”手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